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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李德林想跟徐
亚男再谈一谈，可徐亚男一早就
抱着孩子，坐着他的专车回娘家
去了。于是，李德林赶忙打电话
把刘金鼎招来，想跟他商量一下
借钱的事。

刘金鼎接了电话后，匆匆赶
来了。一进门就问：“老师，咋
样？”

李德林正在屋子里踱步，见
他来了，马上说：“有希望。她
吐口了。同意离婚。”

刘金鼎说：“好哇。好！只
要她吐口，事就好办了。办办
办，赶紧办。”

李 德 林 迟 疑 了 一 下 ， 说 ：
“可，她狮子大张口，要一百万
哪！……”

刘 金 鼎 说 ：“ 给 她 。 给 给
给，赶紧给。”

李德林说：“‘黄淮一号’
还在试验中，其他的专利还没有
批下来。工资卡在她手里，我一
时上哪儿凑那么多钱呢……”

刘金鼎说：“先不说钱。钱
不是问题。我找俩企业界的朋
友，让人马上把钱送来。”

李德林挠了挠头，又摇摇

头，说：“这，怕不合适吧？就
是能借，我一时也还不上。不
妥，不妥。”

刘金鼎催促说：“老师啊，
到这时候了，快刀斩乱麻，不
敢再拖了。趁着她吐口了，赶
紧把婚先离了。其他的以后再
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
算事儿。”

李德林在屋子里来来回回
地走着。踱了一阵儿后，他拍
拍脑袋，长叹一声，终于说：

“这，这是把我逼到墙角里了。
实在是……那这样吧，算我借
的 。 我 现 在 就 给 你 打 个 欠 条
儿。”

刘金鼎朝里屋看了看，努努
嘴，小声说：“她人呢？”

李德林说：“走了，回娘家
去了。”接着，他又叹了一声，
说：“唉，孩子还小……”

刘金鼎说：“老师呀，孩子
的事你不用愁。孩子早晚是你
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事办
了。迟则生变。”

李德林一听，觉得有道理，
说：“那好。钱的事就拜托你
了。说清楚，算我借的。”

刘金鼎说：“钱的事，你放
心。下午五点以前，我让人送
来。”

出了门，刘金鼎就给谢之长
打了个电话。他说：老叔，给你
个机会。准备一百万现金，李省
长有急用。

可是，两天后，徐亚男抱着
孩子回来了，看上去还一脸喜
色。她一进门就说：“球球他
爸，孩子会背唐诗了。他姨父教
他的。球球，给你爸背一个‘白
日依山尽’……”

李德林拉开书房的门，从里
边走出来，带着一脸愁容说：

“孩子先让保姆看着。你来一
下，我有事跟你说。”

徐亚男跟着李德林进了书
房，待门关上后，李德林说：

“你坐，坐吧。”尔后，他打开放
在书桌上的一个小皮箱，说：

“钱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点
点？明天咱就去办手续吧。”

徐亚男一脸无辜地说：“办
啥手续？”

李 德 林 说 ：“ 不 是 说 好 的
么？离婚。”

徐亚男说：“我说跟你离婚

了吗？”
李德林望着她，心里一沉。
徐亚男看了一眼桌上的小皮

箱：“这是多少啊？”
李德林说：“一百万。钱是

我借的。你不是要一百万吗？钱
我给你凑齐了。”

徐亚男却说：“我一个黄花
闺女嫁给你，就是要跟你好好儿

过日子的。我啥时说要离婚了？”
李德林气不打一处来，说：

“——你？！”
徐亚男看了看书桌上的钱，

说：“球球他爸，这钱还是留着
给球球当学费吧。要没别的事，
我做饭去了。”

李 德 林 怒 不 可 遏 ：“ 你 站
住。婚是一定要离！我一分钟也
不愿跟你过了！必须离！”

徐亚男冷笑一声，说：“行
啊。离就离，钱上再加个零，我
就跟你离。”说着，她把桌上的
钱箱提在手里，“这钱我先收
着，等你攥够了，咱就离。”说
完，提上钱回卧室去了。

李德林愣愣地站在那里。徐
亚男果然变卦了。她是在刁难
他。再加一个“0”，就是一千
万。他上哪儿去给她弄一千万
呢？

夜半时分，徐亚男穿着一身
白色的真丝睡衣，披头散发地闯
进了书房。影影绰绰、蒙蒙眬眬
地，突见床前立一人，鬼魂似
的，李德林吓了一跳。拉开灯，
他抬眼一看，徐亚男在床头前站
着，手里竟然掂着一把菜刀!

李德林慌忙坐起，说：“你
疯了？！”

徐亚男恶狠狠地说：“早晚
也 是 个 死 。 我 先 给 你 试 试 刀
……”说着，她撩开衣袖，在自
己手腕上划了一刀，一条鲜红的
血线立时就溅出来了！

李德林慌忙从床上爬起来，
按住她的手，说：“你，你……
冷静，你冷静。你坐下来，咱好
好谈。还有孩子呢，是不是？”
说着，也来不及找鞋了，就光着
脚跑出去，四下里扒着找到纱
布，给她包上。

徐 亚 男 仍 站 在 那 里 ， 说 ：
“两眼一闭，一了百了。孩子，
你还会想孩子？”

李德林说：“你坐下。你先
坐下……”

徐亚男说：“要想离婚，还
有一条路。两条路任你选。”

李德林说：“你说。”
徐亚男说：“我这儿有个小

本儿。我把它交上去，你就等着
住监狱吧。”

李德林一惊，说：“啥、啥
小本儿？”

徐亚男举了举左手里攥着的

小记事本，说：“逢年过节，孩
子满月，还有你爹生病住院收的
礼钱，一笔一笔，我都给你记着
呢。”

李德林气急败坏地说：“谁
让你收了？”

徐亚男说：“你，就是你让
我收的。”

听她这么一说，李德林彻底
绝望了。

四
这 个 地 方 叫 “ 梅 陵 植 物

园”，又被人称为“梅庄”。
“梅庄”建在黄河边上，占地

三百亩，庄园共分三大块。一块叫
“自然饭庄”，是一个具有现代化
功能，可以随时调节温、湿度的室
内植物园。植物园上方是由铝合
金柱子支撑的玻璃钢穹顶，下边
种有各种瓜果蔬菜，在一畦一畦
的瓜果蔬菜之间，是一个个四人
或八人的连体的欧式白色饭桌。
瓜果蔬菜都是现吃现摘，后边还
有现养的鸡、鸭、鱼，也都是现吃
现做。这里是对外营业的，生意不
错。星期天，有很多来黄
河边游玩的年轻人，双
双对对地来吃“自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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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留强

冬日素描

名家新篇

♣ 聂鑫森

狗年说狗

全福扛着刨锄喊我时，我正趴在
桌子上吸流吸流地喝着稀饭，那家伙
的刨锄是新的，刚开了口，明晃晃
的，不像我们家的那把，早被磨得只
剩下一小截了，更不用说钢口了。我
匆忙喝完稀饭，开始找刨锄和铁锨，
姐姐努努嘴，示意我到门后找，我知
道姐姐不能张口说话，张开嘴，嘴里
的稀饭就会洒出来。

初冬的早晨天气有点冷，刚打的
霜，全福的新棉袄挡风，觉察不到，我
却冻得直哆嗦，想掩紧破棉袄，可扣子
全掉完了，只能掖掖，然后，到草垛揪
一条草绳往腰里一勒，便暖和多了。全
福吃吃地笑，说我像个要饭的，我说，
不管那么多，这样腰里不钻风了。

南坡的大塘埂有许多树根露着，
树都是秋天砍掉的，已经当作檩条和
门板盖成了房子，树根大大小小地按
照栽的样子排列着，看不清，极像一
个个倒扣的大象棋。有些树根已被别
人刨去，留下一个个大土坑。

全福选了一个离地面较高的大树
根，围着转了一圈，找准下锄的地方，

之后，呸、呸，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
沫，狠命地刨开了。我找了好几个都不
满意，全福说，刨树根千万不要刨贴在
地面的那些，难刨不说，柴火也少。但
我知道，大人们放树，一般都是贴着地
面锯的，好锯，也不浪费材料。

连桂也扛着锄头来了，他远远就
看到了塘边的一个大树根，一屁股坐
在上面，算是占了，只是抢先了我几
步，我也瞄上了那个树根，也看到
了。我说，是我先看到的，我来得
早，已找了一大会儿了。连桂显然不
同意我的话，红着眼睛和我较上了劲。

我去拉连桂，想把他拽起来，连
桂小脸憋得通红，两只脚用力地蹬着
地面，身体拼命地向下蹲，任凭我怎
样使劲，就是不起来，我俩僵持了一

阵子，我索性松开了手，连桂猝不及
防，一个翻身摔到池塘里。

我是用刨锄把连桂从池塘里捞上
来的，连桂没有哭，他把湿衣服脱在
地上，一件一件地拧干水，放在树根
上晾，凡是离地面高的地方都被他占
了。我害怕他冻坏，只好脱掉自己的
破棉衣披在他身上，然后到别的地方
找大树根去了。

刨树根需要技巧，先用铁锨挖去
四周的泥土，斩断四周的根须，树越
大，根扎得越多，挖起来越吃力。我的
树根周边的土还没起完，全福就扯着公
鸭嗓子喊我去给他帮忙，这是不成文的
规矩，谁先清完四周的泥土和根须，都
要为他帮忙斩断主根，这种活一个人很
难完成，通常是大家合作完成。

全福的新刨锄就是厉害，只几下
就把主根刨断了，我们把树根抬到地
面，又各自忙自己的去了。通常，我
们刨出的树根是不运回去的，都堆在
塘埂上风干，大人们再把它劈成材，
运到城里卖，或下大雪的时候取暖。

每个冬天，全福家卖的钱都比我
们多，一是他比我们有力气，二是他
家的刨锄快，干起来省力。城里那几
家炸油条开饭店的都爱要我们刨的树
根，不比树枝放进去冒股烟就没了，
树根耐烧，火也旺。

我们家的树根卖得最远，是南城
做胡辣汤的老简，别人嫌远不愿送，
父亲不嫌远，自己送了，好几次还带
上我，老简看看我，夸我能干，称好
付完钱，还专门送我和父亲一人一碗
胡辣汤，他家的胡辣汤正宗，生意
好，味道特别，我至今都留念那冒着
热气、喷喷香的胡辣汤。

大雪封门的时候，那些不好卖的
树根就派上了用场，一圈子的人伸着
手烤火，火里烧着茶，烤着红薯，农
家的日子就这么红火着，温暖着。

刨树根
♣ 潘新日

朝花夕拾

1966 年 10月，西藏军区派人到
郑州招收支边青年。消息一出，各中学
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沸腾了。怀着对
部队生活的憧憬，对神秘高原的向往，
中学生们踊跃报名。经过严格审查，全
市232名青年学生被批准进藏支援边
疆建设。

支青们被分配到西藏军区生产部
下属的两个农场，这两个农场相距近
400公里。其中131名支青分到山南农
场，另外101名支青分到了雪巴农场。

农场的落后与简陋是始料未及
的，没有大型的农业机械，除了耕地，所
有的庄稼活儿都靠人工完成。交通工
具是马车，雅鲁藏布江上运送物资的
是一艘破旧的机动船。书信、报纸等半
个月才能送来一次。一个连队只有一
台电器——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吃的
粮食是农场自己生产的面粉，有些黏
牙。偶尔吃一次米饭，就算改善生活了。

初到山南农场已是西藏的初冬，满
眼望去，远山近岭、沟沟坎坎都是黄土，
杂草丛生，不见一点绿色。刚组建连队
时，场部的老同志好心地给支青们送来
了几麻袋大萝卜，支青们却不以为然，
在郑州的冬天，这是最普通的过冬菜
了。没想到这里没有别的菜，连大萝卜
也是稀罕物。每天只能吃一次萝卜丝，
一个班十几个人，打回来的菜还盖不住
盛菜的盆底，一个人伸一次筷子就见到

盆底了，一筷子也就七八根萝卜丝。冬
天还没过去，萝卜就吃完了。

夏天来了，炊事班再也找不到可以
下锅的菜了。他们跑到野地里采回来
不少灰灰菜，洗净后，煮上一大锅的面
汤，撒上两把灰灰菜，再撒上些盐——
就这样，全连吃了半年的灰灰菜汤。

几个月之后，由于缺氧、长期缺乏
维生素，加之体力劳动量大，许多男支
青都嘴唇干裂，向外渗着血丝，许久不
能愈合，女支青的指甲都凹下去，像一
个个小勺。场党委了解到支青连队严
重缺菜的情况，立即从外调拨了一部
分土豆、莲菜、白菜，情况才有了好转。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艰苦而平凡
的农场劳动中，支青们变得成熟起来，
初进藏时年轻稚嫩的脸上已刻下了岁
月的痕迹，身板挺直，肤色黑红，一身缀
满补丁的旧军装，一顶旧草帽，一双沾满
泥土的解放鞋，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才
步入20岁的年龄，脸上已挂满了高原
人特有的风采，清亮亮的眼神中时常
流露出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倔强、自信。

在羊卓雍湖畔海拔高，氧气稀
薄，支青们平时走路都有些喘不过气
来。高原的冬天来得早，地里的青稞
上裹满了冰渣子，收割时，一手握镰
刀，一手拢住青稞，不一会手就被冰
渣子刺得麻木了，青稞地都在湖畔
上，湖面上刮过来的风刺骨寒，支青

们强忍着高寒、缺氧，严重的体力透
支，将地里最后一棵青稞割完。60多
天的收割劳动，没有一个支青抱怨，
更没有一个支青临阵逃脱。分配到雪
巴农场的一位女支青王建华，是老红军
的后代，进藏后被选拔为女支青排排
长，王建华带领着女排28个姑娘在高
原上开荒种菜、修路筑渠、春耕秋收，
成绩突出。成为郑州赴藏支青的楷模，
受到西藏军区的通报表扬，解放军报
对她们艰苦奋斗扎根西藏的事迹进行
了长篇报道。西藏军区召开党代会
时，王建华和女排的姑娘们在一面红
旗上精心绣了 28 朵向阳花，将这面
旗帜献给党代会，被西藏军区称为

“西藏高原上的28朵向阳花”。
在高原上工作生活了六七年后，

支青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许多支
青在共同赴藏的支青中找到了自己
的终身伴侣，在艰苦的劳动中，彼此
十分了解，相互的脾气秉性了如指
掌，战友情变成了爱情，有二十几对
郑州支青喜结良缘。高原上支青们
的爱情经历了风霜雪雨的考验，爱如
雪莲情如磐石。还有的支青与驻藏
部队干部相识相爱，结成了终身伴
侣。有一位男支青与一位美丽的藏
族姑娘共同踏上了红地毯，他们的联
姻铸就了汉藏民族血肉相融、鹊桥相
连的人间佳话。

随着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各单位都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
才，而支青们朝气蓬勃，热情活泼，善于
思考，敢于创新，逐渐成为各项建设的
新生力量。在农场劳动五年后，部分支
青被选派到西藏林芝毛纺厂、拉萨电
信局以及地方政府工作。有十几位支
青被保送上了大学，留在农场的支青
分别担任了会计、老师、卫生员、汽车驾
驶员、拖拉机手等项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党中央国
务院同意，一部分长期在边疆工作的
同志陆续调回内地，当年进藏的郑州
支青，绝大部分调回了郑州。

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两鬓
斑白，当年经济落后的西藏如今已变
成欣欣向荣的新天地，50多年前，当西
藏建设急需黄河儿女支援的时候，郑
州支青义无反顾地走上高原，把西藏
当作第二个故乡。在藏工作 15 年期
间，郑州支青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兢
兢业业，踏实努力，都成为了各个部
门的骨干，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五个春秋，郑州支青将一生中
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西藏，虽没有
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但他们
像蚕一样默默地奉献着自己，青春的
岁月像格桑花一样在雪域高原上吐
露芬芳，闪耀光华！

♣ 李爱华

史海钩沉

那是青春吐芳华

该书深入探讨了几十位害羞名
人的真实的生活，在作者的笔下，戴高
乐是个具有天赋的怪才，平时往往长
时间沉默，但作为公众人物演讲时却
滔滔不绝，表现出惊人的口才；达尔文
能够成为提出“物种起源论”的第一
人，与其竞争对手华莱士的害羞性格
有着直接的关系；阿加莎·克里斯蒂因
为过度羞怯而不得不放弃自己成为钢
琴家的梦想，却在侦探小说领域得以
泼洒惊人的才华……书中展示了西方
众多害羞的文化名人真实的另一面，
令人吃惊的是害羞者的群体居然如此

庞大，而害羞并没有阻止他们走向成
功，只是改变了他们寻求成功的道
路。该书属于严肃的学术性与趣味性
相统一的专著，几乎所有的重要事实
都有出处，言之有据而非道听途说，使
之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莫兰教授是
一位说故事的大师，被誉为“一位具有
惊人天赋的社会历史学家”，本书是

“一个迷人、辛酸和充满激情的故事”，
使人“从头到尾都被它迷住”。希望你
会在这部“思想深刻、文笔优美、充满
生动细节的文化史著作中，发现一些
启迪、新知和惊喜”。

《羞涩的潜在优势》
害羞者心理指南

♣ 易明强

新书架

暖冬暖冬（（摄影摄影）） 孙建辉孙建辉

狗，又称作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
《尔雅·释畜》说：“未成豪，狗。”郝懿行注解为：
“狗犬通名，若对文，大者名犬，小者名狗。”随
着时间的流逝，也就没有这种区别了。

狗的听觉、嗅觉极为灵敏，牙齿锋利，奔跑
速度快疾，人们往往养狗护家看门，一有动静，
它便大声吠叫。“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成语，
便是一个佐证。后来引申为不了解事情真相，
随声附和：“贪缪之相，误国殄民，逐之已晚，亦
曰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向者
李昂英直前奏札尝谓天锡为方叔私人也”（宋·
周密《齐东野语》）。

狗，很早就训练用于狩猎：“老夫聊发少年
狂，左牵黄，右擎苍”（宋·苏东坡《江城子》），

“黄”者狗也，“苍”者鹰也；“玉勒追随子夜风，
金铃摇月吠梧桐。明朝较猎长杨馆，万骑丛中
第一功”（明·张凤翼《题犬》）。此外，还有一个
俗语，为“飞鸟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说
的是鸟尽弓藏，狐狸兔子死光了，猎狗也就没
什么用了，将被烹而食之。

古语中有这样两句话：“鸡犬之声相闻，老
死不相往来。”它写出了一种古代封闭落后的
乡村生活形态，极为形象。

狗忠实于主人，不因贫穷而离开，故民间
有“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俗语流传。
它总是跟随在主人的身前身后，十分恭谦，故

“走狗”一词，用来形容那些阿谀奉承、认贼作
父的人。

狗对于上门来访的陌生人，往往大声吠
叫，气势汹汹，甚至扑而咬之。唐人薛涛有一
首《犬离主》的诗，描写狗咬伤了主人尊贵的宾
客，因而受到了冷遇的情形，读来意味深长：

“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
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

犬，按用途可分为牧羊犬、军犬、警犬、
玩赏犬等，牧羊犬用于照料羊群不至于跑散；
军犬用于送信、追踪、排雷；警犬用于破案；
玩赏犬如哈巴狗之类，则多是有闲人士消磨时
间的宠物。

湖南已故老画家王憨山，曾用大写意画
了一条当门而卧、摇着尾巴的黄狗，笔墨极
为简洁、生动，并题了一首诗：“归来无所
利，骨肉亦不喜。黄狗却有情，当门卧摇
尾。丙子台湾画展归来，写潘图末秋到家诗
意，丁丑王憨山造。”此中，老画家有多少未
曾说出的话？让人品嚼再三，难以忘怀。

西北风疯狂地吼了一夜。人
们匆忙把自己厚厚地包裹起来，
窈窕在这个季节渐渐消失。

城市的街道上少了些悠然，
少了些漫不经心，少了些如缕的
纠葛，城市的脚步变得急促起来。

冬的话题躲在温暖的小屋
里，在酽茶淡升的缕缕轻烟上
缭绕。

窗外的阳光无精打采，枯
秃的杨树梦呓着昨日翠绿的阴
影与蝉们热闹的聒鸣；刚刚被
修剪过的冬青，很无奈地挤缩
在一起，往日的傲慢无影无踪。

穿红着绿的孩子没有大人那
么多心事，他们涨红着小脸，在
杨树下如雀般飞来飞去。他们相
互追逐着尖声呼唤着，小巧的身
姿和稚嫩的嗓音在冷寂的空间显
出鲜活的生机。

冬的季节，不只是怅惘和寂寥。

下雪的日子

雪是冬最娇宠的孩子。
在冬季，人们祈盼了许久，

雪才极不情愿地姗姗飘来。在
雪的轻拂下，僵硬的土地苏醒
了，冬眠的麦苗伸开困乏的芯
叶，无名的鸟雀叽叽喳喳成老树
的一颗颗冬果。

在大平原我的农家庭院里，
老牛嚼着干草，向牛犊反刍着夏
秋辛劳的故事；犁耙静静地靠在
院墙上，与雪花交谈着纷扬的轻
松；几只花公鸡在雪地上啄食着
自由。

站在小院里，我低下头，分
明听到了雪落地的声音，听到了
土地渴饮的声音，听到了麦苗拔
节的声音，听到了很远很远的声
音……

天与地，静谧极了。

回家

城市是开在土地上的花，乡
村是植入土地的根。

沿着花的叶花的茎，我一步
步向根走去。

熟悉的土地，熟悉的河水，
在我的面前一一铺展开来。隐隐
约约，我闻到了家乡久别的气
息。

阳光灿烂，冬的乡村一片
宁静。

走在宽阔的街道上，我努力
追寻儿时的梦，可是除了几张熟
悉的面孔外，其余都是陌生。

在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家园
里，我以外来人的身份津津有味
地吃着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回的
粗粮和野菜，拉着现今有些不太
习惯的家常。

少小离家，老大又回。我把
自己打扮得洋里洋气，包装得谨
小慎微，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童年
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在家里除了感到熟悉外，就
是异常的亲切，没有争斗，没有
陷阱，朴素的言语和平凡的举动
表现出乡村特有的美。

流连在家乡，我竟忘了返城
的日子。

散文诗页

冬天的话题


